两  度  抗  倭
周德华
明嘉靖年间，朝政日趋腐败，军队战力下降，海疆防卫虚弱，沿海盗匪出没，社会治安恶化……，其中最大的匪患是来自一衣带水的小日本。日本古称为倭，相应来自日本的海盗称之为倭寇。

倭寇骚扰地域北至辽鲁，南及粤闽，而以江浙危害尤烈。嘉靖时，倭寇登陆后盘踞在杭州湾北岸的柘林（今奉贤之南），以此为基地四出骚扰。倭寇攻城掠地，但不以占领城池为目的，而是杀人放火，劫掠财物，有时也掳走妇女。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五记述：“嘉靖三十二年（1553）九月，倭入寇江浙，群县震恐，莫敢对敌。明年（1554）三月，由昆山直抵青阳港……”吴江知县扬芷〔1〕遣飞艦截阻于上游，止其西窜，再出奇兵诱战，斩寇18人，复再战于陈湖〔2〕，生擒匪首二人，初战告捷，斗志大张。五月，匪众九十二人，由乌镇沿烂溪窜平望，进逼县城，杨芷令沿塘举火，寇众见官兵有所戒备，乃奔钱田（近唐家湖），吴江水军及嘉兴、湖州兵丁将倭寇团团围困三天。杨芷命军佐箭射书信至贼营，晓以利害。贼复书答称不敢相犯，由黎里退走泖湖（青浦西南、松江西至金山西北一带）。同年六月十一日，倭众三千余人，劫掠苏州后，驾船出石湖经吴江时，杨芷及举人周大章率官兵乡勇乘轻舟从瓜泾港杀出，杨芷等以钩镰枪搏杀，斩敌16级，生擒36人。翌日，倭寇再犯，在夹浦桥至三里桥一带登岸焚掠，泊匪舟于顾公祠，威胁县城，是时，吴江县城正在加固，工匠兵夫蚁集，倭寇自忖难以攻破，乃烧仓廒，劫民财而去。十三日至八坼，十四日至平望，所过之处皆焚掠，杨芷随尾追击，斩匪6人。十二月，倭寇再次自柘林经王江泾至平望一带焚掠。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三犯黄家溪，武举人史鹏生率家人力战，射杀2人。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贼陷浙江崇德，掠五百余舟，从南浔经梅堰至平望六里桥，苏州府兵备参政任环设伏兵，但事机不密，未奏捷。杨芷率兵船分列于六里桥东西荡中夹击，斩15级，又飞炮击死二十余人，是时，暴雨如注，吴江新修城墙坍裂，杨芷闻讯，恐倭寇攻城，不复恋战，乃绕道朱家桥（地处梅里）退守盛墩。是夜，寇众往柘林方向撤退。

四月二十六日，倭寇再从嘉兴至唐家湖，杨芷引兵狙击，命善泅兵丁潜水凿穿其船底，并在水底布满钉板。是年初，袅腰桥北堍已建成敌楼，高一丈九尺、一丈七尺见方，名呑海楼。杨芷名陆兵登楼开弓射杀，而敌楼南已筑起栏河堤，阻寇窜入运河。倭寇见势不妙，仓皇退却，恰逢保靖宣慰彭荩臣率兵二千来援，与吴江兵丁合力夹击于平望，先斩敌百余级，复转战至杨家桥，再斩三千级，彭荩臣因伤重殉职。乾隆《吴江县志》称颂此役“远近称快，皆谓盛墩捍御之力居多，故更其名曰胜墩”。又言“自胜墩之捷，人始知倭寇易破，人人自奋，于是胜墩为雄镇，水兵为勍军矣”！而地方人土配合官兵，其功非小，即“赞画则举人周大章为之，主凿堤则监生沈敷言，任其事摧锋则队长许昶”等，“其他参谋斩获者咸著，功劳不可枚举”。

五月初一，倭寇突袭嘉兴，总督张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俞大猷，由泖湖至平望，再以将领汪克宽军为中路，会战于江浙边界王江泾，斩贼一千九百余级。当年王江泾太平桥北为吴江县新杭市。参加此役战斗的还有朝廷从西南广西田州（今百色、田阳、田东等县）调遣来的少数民族军队，其中还有女兵。

五月初八，倭寇自斜塘（西塘）四出劫掠，经芦墟北上吴江苏州被官军击退。初九、十三日再度骚扰芦墟东部地区。六月，小股倭寇掠分湖叶可成家，再掠周庄。

六月七日，倭寇在杭州掠官船载辎重，由乌镇沿烂溪东驶平望。十四日杨芷督水兵再次迎战，斩敌三十六级，生擒四匪。十五日，倭寇不支，由黎里出汾湖远遁，此乃吴江境内的最后一战。倭寇在吴江屡战屡败，不敢轻易来犯。直至九月二十五日，头目徐海战败而死，倭患遂息。

嘉靖三十六年，周大章为防范倭寇再犯，建新敌楼于袅腰桥对面之运河东岸，扼水陆要沖，体量比吞海楼大数倍，势甚雄伟。楼用砖石建筑，高五六丈，周长数十丈，分上中下三层，下辟四门，四壁开箭眼，居高临下，可攻可守，名之为敌楼。该楼为民国年间江浙少见的抗倭遗跡，1934年由吴江县政府出资修葺，成为吴江历史遗跡，但终被毁于1958年。

二

1873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其目标是霸占他国土地和资源, 对于近邻中国则觊觎已久，新的倭患威胁日趋严重，已远非三百余年前的流寇式倭患可比。1894年的甲午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国难日趋深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议悍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吴江各区镇民众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抗日后援会，进行街头演说，募捐物资劳军，组织民众巡逻防止奸细。“八· 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战火迅速在长江三角洲延烧。日本海军飞机在泊于黄浦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屡屡到苏嘉铁路沿线城镇及桥隘轰炸扫射，其中10月15日日机轰炸平望火车站，殃及镇区，炸死六人，毁房数十间，盛泽火车站亦受损，沿线信号设施几乎全毁，铁路职工夜间抢修，勉力使宁杭间军运畅通。民众自发组织护路队，防止敌特破坏。

11月初，淞沪会战形势急转直下，5日清晨日军第6、18两个师团及国崎支队等部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迅即向内陆推进。9日，日军自水路沿运河、清溪河驶抵盛泽东南新杭乡史家浜，抢占苏嘉铁路75、76号铁路桥，致使铁路军运被切断，同日，盛泽沦陷，芦墟亦于当日失陷。12日，黎里失陷。14日，平望失守。17日，震泽沦陷。18日，县城陷落，吴江六大镇皆陷入敌手。1938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同里被侵占。至此吴江全境沦陷。日本侵略者随即在各市镇及交通枢纽驻军，并于1938年2月11日一手策划建立伪政权 “吴江县自治委员会”，汉奸朱元直任委员长。

日军入侵吴江之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强征军粮，无恶不作，激起吴江军民的义愤，同仇敌忾,群起进行抵抗。抵抗活动一种是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一种是群众的自发行动。

吴江县城陷落后，县政府即迁至严墓区内从事敌后抗战活动，民间习称为地下县政府，11月28日，政府机构设置在该区章奥村办公。先后任职的县长有沈立群（1938—1942初）、陈柏椿（1942年代理县长半年）、汪国栋（江苏省第二督察行政区专员兼任3个月）、逯剑华（江南行署前方办事处主任兼至抗战胜利）。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同时迁往严墓区。

战前，严墓为第七区，其区域范围为今铜罗、青云、桃源、南麻及坛丘之烂溪塘以西，处于吴江西南境，与浙江毗邻，古为二省（江、浙）三府（苏州、湖州、嘉兴）七县（吴兴、归安、桐乡、嘉兴、秀水、吴江、震泽）之交，地处偏僻、河网交错，便于隐蔽作战，其时除吴江县政府外，桐乡县政府及嘉兴县政府、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机关和中共吴兴县机关等亦一度同驻于此内。沦陷时期该区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

战前，吴江县武装力量原有3个常备队和1个特务中队，县政府迁址后改编为3个保安团，号称3千人，分别由黄俊、陈柏椿、钱康民指挥。沦陷时期成为吴江地方抗日武装主力。

此外，日军向吴江进犯时曾受到淞沪战役后撤的国防军第六十二、八十七师等部的抵抗，也有小支队伍及下级官佐流落在吴江地区，乃收编散兵，自立为“王”，打出游击队旗号，如东太湖沿岸的程万军、曹绍文部；北厍、黎里的郝道生部和陈阿有部；芦墟、嘉善交界处的田岫山部；莘塔、周庄间的陈耀宗部；乌镇、新塍、严墓三角地带的朱希、汪鹤松部等。沦陷初期，这些小股部队或单独或与吴江县政府武装力量联合行动打击日军。

一至二年后这些部队发生分化，一部分立场坚定，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抗敌，有些则发生动摇，甚至变节投敌。如程万军原是陈诚第十八军十一师属下的一个连长，曾在太湖沿岸与日军交战，后被敌方收买，于1938年10月率部千人投敌，被任为伪绥靖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1938年，县长沈立群及浙江游击队张鹏飞部率部在盛泽和平望间的金家池与日军激战，炸毁苏嘉铁路路轨和68号桥。

1939年4月14日晨，吴江县政府常备队50余人与“江南第一挺进队第一路指挥部”朱希部队百余人联合设伏于严墓区阳和桥东西岸，架设机枪严阵以待，过桥日军猝不及防被击沉2艘汽艇，击毙数十名。

1939年5月，中共中央特科丁秉成，在严墓车家坝建立“华东人民武抗会”吴江支部，并在当地发展武装抗日成员，同月，与钱康民共同组建“太湖抗日义勇军”，钱任司令，丁任副司令兼政委。2个月后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并与东进到达无锡梅村的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义勇军活动于吴溇、乔溇、大钱一带，是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7月7日晚，驻震泽日军正在聚会“庆祝圣战”2周年之际，县武装爆破人员陈家驹只身赴震泽在日军驻地投掷自制炸弹，灭了鬼子的威风。

1939年8月7日晚，盛泽区楼下乡乡长沈允中以“爱路会”查哨为名，引领六十二师谭少洪部袭击平望盛泽间的金家池路段，歼灭敌军一个班，摧毁金家池火车站的军火库和防御工事。

1939年由于日军在战斗中兵员锐减，故9月间由苏、沪、杭各地再调兵力增防。下旬，自苏州开出的军车，满载士兵二三百人，行至盛泽附近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1939年10月2日《申报》报道：“近来嘉兴一带华军异常活跃，日军原有兵力甚为薄弱，故由苏沪杭各地调遣日军前往增防。日前清晨，有日兵三百余名，由苏嘉铁路乘车三列，开往嘉兴。事为华军闻讯，即派队潜伏，并埋置地雷，当日军开抵盛泽附近，即中地雷，日军五十余名尽成粉碎，其余日军，亦为华军伏兵冲杀，闻尽被歼灭。”

事后，盘踞在杭州的日军土桥师团急令伪浙江省署限期将铁路、公路及通讯线路两旁的树木尽行砍去，苏嘉铁路亦在其中。

同年11月9日《申报》又载：“华军62师前日由大雨倾盆之下奋勇扑攻苏嘉路第一站之王江泾，该处日军警备队得讯后，即行出动，双方在距王江泾6里之接战港发生激战。同时有民众抗日自卫队队长王伯梅（即双枪王八妹）亲自率队三十余名，兜抄小径乘日军空虚，即将王江泾收复，接战港之日军闻警纷纷溃退，死伤甚多。翌日，溯铁路进攻平望，前锋已抵平望南栅，昨日西来旅客抵沪，均听到平望方面日机投弹，自朝至晚不断，可见该处战事，双方均在激烈搏击之中，日商大直汽车公司，因中途遭到袭击，业已停止行驶，但至今未见一兵一卒赶至，故嘉兴日军非常恐慌”。

同月29日晚，吴江县县长沈立群并嘉兴抗日自卫纵队第八区中队队长张鹏飞等率众三四百人在苏嘉铁路62号桥队处（今平望镇端市村地）埋伏，但事机不密，被敌方侦悉，急调盛泽平望两路日军夹击，交火半小时后，因兵力及火力悬殊，游击队向周家溪、东溪港方向撤退，但地雷爆炸，数十米轨被炸断。

12月27日晚，平望站南又有一段路轨被拆。

1940年1月17日《申报》在《苏嘉沪杭两路路轨被破坏》的一则报道中又提及：“……苏嘉路盛泽附近之路面，12日深宵，被华军开成一大洞，以致13日天明由苏疾驰西来之日军用列车在此出轨，损失惨重。”

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驻于县境东芦墟、莘塔、北厍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情报活动及武装斗争，曾数次伏击日军，并护送从上海撤出的英、美使领馆人员及侨民安全出境。

1942年2月21日，日军调集苏州、吴江、嘉善、青浦等据点的优势兵力，分乘百余艘机船和炮艇，合围袭击阮清源部，阮部不支而溃，日军在随后的20余天中在当地进行残酷屠杀，被害群众有姓名可查者二千余名，世称“芦莘厍大屠杀”。

此外，各区区大队、区自卫队等地方武装，隐蔽在乡间，由区长统率进行锄奸及小规模抗击活动。

1940年3月，三区（盛泽）区长兼抗敌自卫大队长俞清志带领人员潜入盛泽镇枪杀汉奸、苏嘉边区安清同盟分会会长叶冠吾。翌年2月26日，俞又带3名战士直扑盛泽区公所，击毙伪区长简汗青。俞部还在茅塔村抓获前往刺探军情的汉奸曹永生（绰号劈牌位），在溪南乡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死，三次惩奸，震惊全县，大快人心。

1940年6月及12月，俞清志部两次在盛泽镇南茅塔与日军警备队及伪军绥靖队交战，毙敌2人。

1941年1月24日凌晨，吴江县常备队、三区自卫队和县政工队设伏于梅堰汽车站，击毙日军2人，重伤3人。

1943年1月18日，日伪军五六千众，水陆并进“扫荡”苏嘉铁路以西地区，包围了严墓区，吴江县党政机构被迫撤至浙西天目山区，抗日武装力量严重受挫，但吴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始终不辍，吴江县政府于同年8月迁返原处。

1945年3月24日，忠义救国军李德孚部袭击驻莘塔伪军。6月15日李部继又在急水港伏击2艘日军运输船，毙敌数名，缴获大米一船。

吴江民间自发的抗战斗争不息，在与日伪军接战时，民众自觉为抗日战士抬担架看护伤员，箪食壸浆，送粮送药，递送情报，盛泽仁寿堂国药号业主钮擎球和绸厂业主王明荪等为抗日武装传送情报及地图，前者及店员一名因事机不密，被捕杀害。“清乡”期间，女杰沈月箴、沈文静等巧妙化装穿梭往来于封锁线之间。

对于掉队或放哨的单个日本兵乡民发动突然袭击，用农具或石块砸死，或深埋或沉于水底。1937年11月底，一名日寇多次往盛泽北庄调戏妇女，引起民愤，当他再次去时被三名埋伏好的青年农民用铁器打死，然后将尸体运往南镜塘，沉入河底。同年一名到盛泽谢天港放火的日本兵，被两名青年农民用铁锹打死，尸体绑上石头沉于长荡。1938年春，一名日寇流窜到盛泽大饱圩调戏妇女被村民打死，深埋于桑园地里。1938年冬，一名日军曹只身往庄桥头，被当地村民包围，砖头石块似雨点砸来，最后被鱼叉戳死。1939年12月25日，北厍船民周金寿兄弟、梁阿五、许阿其等用竹篙、船板等打死3名日寇，尸体沉入荡底。

1940年夏，盛泽青年朱剑华在镇区闹市隔岸射杀日军伍长吉田。1941年秋，青云中共地下党员沈龙宝奉命到新塍侦察军情，在小弄堂转角处与一日本宪兵狭路相逢，趁其不备，在背后用砖块将其砸死，摘下其手枪。1943年夏，吴江乡村师范学校附近一名日本巡逻兵遭枪击，伤重而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吴江光复。八年离乱，生灵塗炭，全县被杀害及战死者数以千计。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据战后吴江县政府呈报材料，各机关财产直接损失法币1.052亿元，各学校财产直接损失1.0363亿元; 民营事业财产直接损失35.7863亿元; 事业单位财产直接损失14.8166亿元。

注释：

〔1〕 杨芷，字文植，湖北安陆人，嘉靖三十二年癸卯科进士，同年任吴江知县，后官至兵部尚书。

〔2〕 陈湖，尹山南。

